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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负春光 □ 山东 李守金

弟弟 □ 涡阳 刘影

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停，望着窗外
雨雾中扬绿的枝头，心里总有一份牵挂，
不知远方的弟弟，是否平安快乐如昔？

前几日，听说没出门三天的弟弟又
回来了，心一下蹦到嗓子眼——怎么？
有事吗？正在忙碌中的我火急火燎地
赶紧给弟妹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唉！弟妹、弟弟异口同声地说：“没事
儿，那边下雨没活就回来啦！”我很是怀
疑，总感觉哪儿不对头。到了周末就慌
里慌张地从集市上买点中午吃的饭菜
去弟弟家。

一路上，思绪把我带到我们姐弟俩
上中学的时代。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期，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我们，都一
前一后的考上了中学。从小爹娘很少
让我干农活，我们求学要到离家七里地
的集市上的中学上学，每周日我们姐弟
俩就背着娘给蒸好的馍馍，带着半袋子
红芋和父亲给打的煤油，弟弟总是背着
最重的，我背着书包，徒步去学校附近
租住的出租屋。说是出租屋，说白了就
是搭的那种简易马鞍房。

也许是我成绩比弟弟好点，弟弟总是
把时间都让给我，让我多看书。记得每次
放学到住处，弟弟总是已经把饭做好，到
地方就吃饭，锅碗也总是弟弟承包。那
时就知道家庭困难，家里户户都是用煤
油灯照亮，也许是那时的年幼无知，也许
是那时真的不懂，光知道弟弟眼睛近视
了，看啥东西有时不由自主地歪着头斜
着眼看，可是弟弟从未要求去配副眼镜，
直至今日。

转眼间到弟弟家才知道，弟弟说干
活不小心被摩托车后面的铁盒子蹭着
啦，掉了层皮。做饭时，弟妹烧火我炒
菜，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弟妹告诉我，弟
弟这次出门差点出大事儿。弟妹告诉
我说：一天晚上，弟弟出门干活，活干完
后天已经快黑了，本来眼睛不好的弟弟

也怕走黑路，结果还是被迎面而来的一
辆飞快的摩托车给撞倒在地，脚后跟受
伤严重。弟弟是个心善之人，自己回到
干活处临时租住点后睡了三天也不见
好转，给弟妹打电话，说漏嘴了被弟妹
诈出来才知道出事儿了，这才回家的。

只要还有一点记忆，一点机缘，一
个故事就会永远永远……思绪又带着
我飞向我中考那年。那是 26 年前的冬
季，由于种种原因弟弟辍学出去打工
了，我继续我的求学路。主要还得感恩
我有一个不重男轻女比较开明的父母，
父亲发话说，谁好好上学就供应谁，砸
锅卖铁在所不惜。

一个午后，我刚刚吃好饭，就听说有
人找我，说快考试了给我送几本复习资
料。我激动一路小跑，心想是谁在这个时
刻给我送资料？这可是雪中送炭呀。我
一路小跑着到达涡河码头时我凝固在那
里了 。老远看到弟弟骑着破旧的自行车，
穿着单薄的冬衣，脸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发
紫。可是弟弟手里面紧紧地抱着几本
书！我接过书一看，是语文、英语、数学、
物理、化学五本考试习题集，总定价竟37
块钱！那一刻我激动得泪眼模糊，什么话
也说不出来啦。那个年代的37块钱呐！

在当时我不知道，也没问弟弟是
如何骑自行车跑到六七十里地外的学
校找到我的，也没问弟弟累不累，渴不
渴的，就听弟弟说快去学校吧，我还要
赶回家呢。过后我才知道，弟弟当时
在外面打工，一天不吃不喝才挣到七
块钱。这资料里流淌着弟弟多少的汗
水，凝聚着弟弟多少的心血呀。也就
在那一刻我在心里面暗暗发誓——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功夫不负有心人，
那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亳州幼儿师
范学校。

在我在外地上学的时间弟弟结婚
了，但弟弟是我永远牵挂着的那个人。

母亲的萝卜花 □吉林 张西武

母亲有一片蔬菜种园，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小菜园就开
满了白菜、萝卜花，寂寞了一个冬天的菜园便充满了生机。

那个周末的黄昏，母亲又在萝卜花下劳作，萝卜的秸秆已经
一米高，一片素色的花，平淡无奇地开放着，甚至连蜂蝶都稀少。
夕阳下的母亲汗流浃背，我心生怜惜，生气地说：“这么大年纪了
在家歇着不行吗？花几块钱就能买一大把种子，偏要挨这累，纯
是给儿女心里添堵。”

母亲被惹怒了：“菜籽不值钱，你们给我买回来多少？”一句
话让我无言以对，回想这些年，确实没给母亲买过菜籽，相反儿
女们以及亲戚邻居，每到种菜的季节就想起向母亲要，而母亲
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她辛苦收获的各种菜籽分给大家。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她居于大山之上，儿女都远离老家，只
有种菜才能给她充实的生活。母亲一边劳作，一边等待种子成
熟，收获了种子，又可以在大菜园里种植大片萝卜。每年秋天
青翠肥壮的大萝卜，和绿油油结实实的大白菜，无不让终日劳
累的母亲面露喜色。我们家也因此在一个个漫长的秋冬，都有
吃不完的蔬菜，父亲还每天用扁担挑着去卖。母亲就靠这种自
给自足的生存方式，供养六个儿女都读完书，并成家立业。

母亲的勤劳，到老却成为一种“负担”困扰着我，年近八十
的母亲仍然年年坚持侍弄一大片菜园，就连墙角这一块巴掌大
的种园，也不舍放弃。

那日的黄昏，我站在萝卜花丛中，想起母亲的辛劳和顽固，
心生怨恨，气愤地抓过一棵萝卜秸，想要拔除。萝卜花打在我
的脸上，忽然一股淡淡的芳香扑鼻而来，萝卜花难道有香味？
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来没有闻到过！

母亲抬头看到我的异样，以为我在闻花香，笑道：“才知道
它有香味吧！不怪你闻不到，萝卜花只有到了傍晚才有香味。”
说着又继续弯腰除草。

我不禁愕然，注视着佝偻着脊背的母亲，那满头白发在夕阳
下像蓬松的蒿草一般凌乱，那个常常让我枕着进入梦乡的宽厚的
肩膀哪儿去了？那个常常背着我穿梭在农田里劳作的强壮的农
村妇女哪儿去了？那个当年神采奕奕行路如风的女人哪儿去
了？我的眼前只有一棵干瘪而弯折的稻草，在一片素淡洁白的萝
卜花下穿梭。

我的眼睛瞬间濡湿，母亲不就像这墙角的萝卜花吗？静静
开放，一生无求，为子孙后代而甘愿寂寞地守候和付出，我想起
了台湾作家刘墉的话：“自己这样过了暗淡的一生，既然无法改
变命运，就拼出全部力量，让下一代有个璀璨的未来吧！”

母亲已然衰老，驼背弓腰，瘦骨嶙峋，然而，卑微的母亲就像墙
角的萝卜花一样，寂寞地守候着家园，在黄昏散发出生命的余香。

轻轻地，美丽的春姑娘已款款地向我们走来
了。一双温婉柔情的巧手将多彩洒向人间，给大
地换上了件件新装。草木展露绿意，花儿微笑绽
放，蜂蝶在花间忙绿，小溪欢快歌唱。轻装的人
们也纷纷走出家门，开始了新一年的耕耘，播种
新的希望。是日，适逢周末，日丽风和，不胜欢
喜。携妻将子，振臂一呼：走，我们踏春去！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河堤。走进公
园，远远的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齐着河两岸高大柳
树。“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柳树，
这位春的信使，每当春回大地，万物还在沉睡之
中，她就最先感知春的讯息，第一个醒了，枝条软
了，绿了。缕缕春风吹过，万千枝条，飘摆摇曳，
密密的，细细的，飒飒的，就像是一片缥飘缈缈的
绿烟微微游动的翠云；走近看，又好似绿珠儿串
成的一副副门帘；倘若再钻进去，则宛若置身于
丽人绿色的秀发当中。此情此景，我情不自禁地
吟诵起贺知章的《咏柳》佳作：“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
剪刀。”柳是诗家的爱物，婀娜多姿、风情万种，不
断激发着历代文人墨客的灵感和想象；柳就像一
位已经长成的邻家少女，披着满头绿油油的长发，
低眉含笑，静静地站着，仿佛在等待，仿佛在沉思，
仿佛在憧憬着什么。

柳是沿河公园的标志，其他树木也不甘落
后，矮点的女真、龙柏、海桐及红叶石楠，高大的
玉兰花、榆叶梅、樱花、法桐等都争相吐绿。娇贵
的香樟树，经历了 2017 年入冬几十年不遇的大
雪和连续几天零下 16℃的低温后，元气大伤，
2018 年暖风早就把它们唤醒，已枝繁叶茂，馨香
馥郁。沿河花开二月天，游人来往说神仙。春天

的沿河公园，那真是花的海洋。当小巧玲珑的迎
春花就要谢了的时候，暖风会把春天到来的喜报
交给第二个春的使者——杏花来传播。“二月杏
花独洒娇”。不错的，朵朵杏花像只只蜂蝶闹上
枝头。看，那雪白的杏花，如纱如玉，洁白无瑕，
悄悄地告诉我们“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
柳风”的故事。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映浅红。”伴随
着温暖的春风，桃花也随即热烈、慷慨地争相展
瓣吐蕊，个个笑红了脸，在春光里旖旎着，但不过
几天的功夫，花瓣儿就褪去云霞般的红，随春风
飘舞，跌落到刚刚钻出地面的小草边。一场春雨
过后，树上的，地上的，都不见了踪影。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梨花
如雪为人开，就在这如雪的花海里，我们一家三
口在树下不停地穿梭，儿子兴奋得不停地喊着

“这棵好，妈妈爸爸，来看这棵。”淡淡的香气引
来了不少的蜜蜂，在梨花上嗡嗡地飞着闹着忙
碌着。

人工种植的几片油菜花，形态各异，有的刚刚
开放，金黄的花瓣闪闪发亮；有的早已开放，花瓣
落了，花蕊有点青青；还有的含苞待放，鼓鼓的花
苞仿佛要破裂似的。最寻常的是遍地的野花、野
草，有名字的，没名字的，几场小雨后，全都探出了
脑袋，绽开了笑脸，眼睛还眨呀眨的，迎接春天的
到来。

一曲曲春歌在悠扬传唱，一弦弦春曲在不停
拨响，一首首春颂在高空嘹亮，新一年的希望在
此刻绽放！站在春天的门槛上，我沐浴着温暖的
阳光，放飞欢快的心情，纵情歌唱！趁着大好春
色，走，踏春去！莫辜负这青春的美好时光！


